更多原创论文请访问论文同学网(www.lwtxw.com)

沈凤喜形象的女主义解读

摘要：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中的女主人公沈凤喜作为生为存于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女性形象的代表，其一生前后时期分别扮演了任人玩弄的物品，可这正是作为两性性别对峙中两个男性樊家树与刘德柱对后为女性沈凤喜灾种角色的转变与确认，剖解沈凤喜形象右以帮助我们了解存在于小说中的男权主义文化中心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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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经主义文学批评的意义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欧洲国家的一种西方文艺批评思潮，定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深入到文学领域里的产物，定要求以地种女性的视觉对文学作品作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批判，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权主义的文化传统对女性的价值，尊严与独立，定声讨男权主义传统对女性创作的压仰，发现了文学创作及学秕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是义存在，这第一次对几千年来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文化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女权主义批评在80年代转入我国。形成一般不小的势头，女权主义批评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女作家的作品上，其实，分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正如中国女权学家戴锦华所说：“真正的女权主义文学和艺术批评，重要的在于提供一种女性视点，用女性视点去解构文学中的男权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力机构，在这个观点的引发下，所有的作品却是我们批评的对象，甚至包括一些通俗作品都是我们批评的对象——实际上，女权主义批评可以对一切作品进行分析。”①

　    　二、女权主义解读

    《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出生于一个社会底层的大鼓世家。在当时的社会里，沈凤喜是一个赤贫无产者，她的独特之处是偏偏生有令男人神魂颠倒，渴望握为己有的“花容月貌”。在沈凤喜人生的前层两个阶断，她分别扮演了“天使”与“疯妇”两个不同的角色，而这正是樊德柱两个作为两性性别对峙的男性完成了对作为第二性——女性的这种角色的认同与转换。

我们首先看看樊家树，刘德柱两个男人对沈凤喜“天使”角色的认同与界定，两者对沈凤喜“天使”形象的认同的界定都建立在沈凤喜“色”的基础上，樊家树在初次相识沈凤喜时，一下子就被沈凤喜少女青春的魅力所迷住：“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呈然十分寒素，自是有一种清媚态度，可以引动看的人。”攀家树在当时的社会里算得上高高在上“白领”阶层，因此，攀沈之间经济地位和悬殊极大。然而是什么使沈凤喜就轻易的俘虏了他的心，并且使樊家树抛弃一切的世俗的利害关系而死心塌地爱上她呢？答案正是上面所说，沈凤喜的色，是维持两人爱情的唯一的纽带，现在我们冷静分析一下攀沈这种不同寻常爱情“吸引力”因素分为五个层次，精神情或等谐和一致的基础上的。保加利亚伦理学家基里尔，瓦西列夫把产生爱情“吸引力因素分为五个层次，精神层次，其中位于最高的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层次是社会特征阶层，阶级等属性，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思想和观的信仰道德准则和价值，智力水平，文化程度，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德性，尤其四文化精神层次的门当户对的原则更是具备相当的合理性从此观点来分析攀沈的爱情实质，我们不能不指出这分爱情的缺陷，一见钟情的爱情抽掉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而使爱情孕育产生的土壤，缺乏精神文化共振的爱情必定是漂浮无根的空中楼阁，樊家树到北京来投靠学校，而后在一高学府接受现代教育，因此，他接受了许多较具时代特色的新思想，新观念，而沈凤喜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没有进过学堂，只稍微认识几个字，因此她无法和樊家数在内在精神层次上取得沟通，有记者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动机理论），分析樊沈之间爱情的实质，认为导致樊家树与沈凤喜之间爱情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俩对爱情的需要不同……樊家树迷恋的是沈凤喜的朴实，清秀的自然美，而沈凤喜及其家人惊喜的是樊家树慷慨解囊的金钱……一个爱自然美，一个爱铜钱臭，这个观点有道理樊家树后期用钱沈凤喜上学是潜意识里觉得凤喜的文化层次太低，这样那种清纯只色就缺乏相应的文化内涵，也就相应的满足不了男人潜意识里膨胀的虚荣心，中国传统的“土”理想中的女子应才貌双全，既貌美绝伦，又能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男人在才貌双全的女子身上既满足了占有绣色可餐的欲望，又了却了红袖
漆香的伴读的心愿。樊家树自然不能排除次列，他心想，这女子实在是可人意出在这唱大鼓书的人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温柔之间不觉有点放荡的样子。等她上学之后，再加一点文明会象就越发的好了。樊家树的表面动机是为沈凤喜着想，实际上他的潜在动机是使他喜好的色披上一层文明的外衣，以期显得体面光彩一些，总之樊家树产生及迫求这分爱情的心理动机主要是建立在他对沈凤喜色的欣赏和占有的基础上。当然他不排除樊家树也有好意，乐意助人救济危难的无私品质。刘德柱对沈凤喜的着迷及霸占更是赤裸裸地建立在沈凤喜色的基础上，他第一次见到沈凤喜时！……早是浑身的汗毛管向上一翻，酥麻了一阵，不料凭空走出一个这样美丽的女子来…..！刘德柱和樊家树一样对身凤喜小手是一见钟情，一见动心所不同的是樊家树的幕色套上一层对少女清纯之美渴望的诗情画意，刘德柱对沈凤喜“色”的霸占完全撕破樊家树那种温情脉脉的面纱，刘德柱不像樊家树那样一点点的投入，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及金钱一下子就霸占沈凤喜。他说：“有主儿有什么要紧，漫说没出门，还是人家大闺女，就算出了门子，让咱们爷们爱上了，会弄不到手吗？”当刘德柱在各种软硬手段兼施之后，沈凤喜欣然地接过了刘德柱的家私帐本，从肉体到精神却被俘虏了。
在樊和刘的眼里，沈是一个天使，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出现。樊家树虽是一个锦衣玉食的大小爷，却始终看不惯表嫂的丽娜华贵，奢侈铺张的生活风气。也不欣赏秀姑那老老实实的样子，而对沈凤喜的清纯，淡雅的女性之色深深的沉醉。刘德柱的需要显得更赤裸裸更生物化一些。两人一旦有了这种需要，就欲将之付诸实际，这时沈凤喜在他们的眼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尊严、价值、情感与意志的人，只是一个男人能轻易得到的天使般的“物品”。沈凤喜作为一个悲剧性角色，注定无法避免这一被占有被操纵的命运。当这两个男人一旦如原拿到这一“物品”，其中樊多怜惜，刘多摧残。但两者的共同点是建立在对“物品”的尝玩的态度之上。樊送沈上学，花钱把沈家旧屋打扮一新，每月供给沈家五十块钱的家用，给沈凤喜买手表，两截式高跟鞋，白纺绸围巾，自来水笔，玳瑁边眼镜，金戒指等。樊做这些不能说他对沈凤喜没有感情，但是潜在的动机还是建立在樊觉得沈变件“物品”可尝玩的价值上。因此，樊的这些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使这件“物品”更加赏心悦目。樊自始自终都没爱这件“物品”，一直到沈凤喜被刘德柱霸占后，樊家树还是念念不忘。如果说沈这件“物品”在与樊的关系中还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那么，在刘那里，沈被更彻底的“物品”化了。刚开始，刘对这件中意的“物品”倒是十分怜惜的，他让沈凤喜锦衣玉食，仆役服侍，其豪华富贵奢侈是沈以前所不敢想象的。刘这种炫富式的爱疼爱，无非让这件“物品”更大程度地归顺于自己，刘想使沈像个温顺的金丝鸟，经其小巧可人的清媚来讨得金丝笼主人的欢心，只有这只金丝鸟稍微有不安份之举，就随时有被驱逐，被抽打，被消灭的危险。果然如此，当沈凤喜和樊家树一次秘密的会见面礼被刘德柱得知后，沈这件可任意处置和“物品”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美国女学者吉尔伯特和古巴尔合写的女权主义批评经典名作《阁楼上的疯女人》第一章里，评述了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他们认为关在大庄园顶楼里那个污头垢面，形如野兽的疯子伯莎、梅森其实就是简。这两个表面对立的人物其实就是一个形象的两个侧面。两位女学者从多方面论述了简和伯特的关系，她们从书中意象事件、情景、词语的前后照应与互相渗透来找出两者之间的各种联结点。她们认为《简、爱》的中心故事不是关于简和罗彻斯特的爱情，而且“简与伯莎相遇相识相知并相冲突的过程。”伯沙的每次出现都是简感到愤怒或必须压抑愤怒的时候。例如，简梦到过桑菲尔德的毁灭，照吉尔特和古巴尔的说法：“桑菲尔德是罗彻斯特权力的象征，是简的被奴役地位的象征，简摧残这大宅的潜在愿望，后来由伯莎付诸实施。”伯沙所做的一切，正是简无意识中想做的事。可见简是一个能追求独立价值的女子。她自幼便对易权社会的压迫本质有一种高度的直觉，而这正形成了她沉重的思想负担。于是她在这个男权社会感到窒息，以至被折磨得快要发疯，胸中有团怒火在猛烈燃烧，而疯狂的伯莎一次次替简把不可遏制的反抗怒火猛烈烧向这禁锢压迫女子的男权社会，总之，每个温顺，善良，美丽的女主人公都直接间接地拖着一条狂癫的影子。吉尔伯特和古巴尔把囚禁在阁楼上的伯莎拖到前台，置于聚光灯下，意抨击传统的父权文化对妇女精神毒害和摧残，并揭示妇女身上被压制，被异化的一面；她们起常的痛苦与愤怒。
让我们回到《啼笑因缘》，当沈凤喜这件“物品”突然在刘德柱的眼里不再有赏心悦目的新鲜感时，它就随时有被弃置的危险，他在疯狂摧残这件他可远观亦可亵玩的“物品”时，何曾有丰丝怜惜？且看小说的描述：“这里秀姑看凤喜身上左一红迹，右一条红迹，身上犹如画的红网一样。”沈凤喜的遭遇可令我们联想到《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伯莎就是父权制社会下金钱交易和资产阶级婚姻契约制度的牺牲品。罗彻斯特父亲为了把全部财产留给罗彻斯特的哥哥，就给他找个愿出资三万英磅嫁资的小姐伯莎、梅森。在这场无任何爱情的婚姻中，受害者只能是作为女性的伯莎、梅森，而沈凤喜则是父权社会下女性财产化、物品化的牺牲品，沈凤喜在刘德柱一顿惨无人道的鞭打下，在刘公馆那样阴森可怕的环境里，在女子无任何反抗权利的条件下变成一个理智颠倒，男人眼中的“疯妇”，正如罗德斯特把疯了的伯莎、梅桑禁闭在庄园的第三层阁楼上，刘德柱干脆把致疯的沈送到医院就了事，然后又迫不及待地把注意力转向另一件他中意的“物品”——关秀姑，　不过她在｀提取关秀姑的过程中，却令人怪异地丢掉了生命。在这里，关秀姑似乎充溢了女人所独具的生命力，她作为几千年来一直被歧视，被压迫的女性，不再扮演沈凤喜，雅琴那样甘愿充当男人玩物的角色，更不是沈大娘那样沦为男权主义的符号，她深深同情凤喜不幸悲惨的命运。把熊熊的怒火燃向扼杀摧残女性的男权主义的集中代表——刘德柱高度蔑视，刘德柱给她带来的荣华富贵。在《啼笑因缘》中所描写的男权社会里，她是一个唯一张扬女性生命力，活得酣畅淋漓的奇女子，但是真正女性生命所具备的独立、平等、自由、民主等意识的缺乏，使关秀姑的反抗带上了很大的狭隘性与局限性，而是更大程度地建立在除暴安良，济危救难的层面上。沈凤喜致疯以后，从病理上说患的是一种精神病，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可分为三层：上层为意识，中层为潜意识，底层训无意识。一个观念的意识转瞬间即逝，但消逝了的观念一旦需要时可再次进入意识，这便是随时可召回或浮玩到意识中的潜意识，无意识则因其内容被意识反对，所以它一欲出玩，就遭到意识的抵制，被压抑下去而抛弃于意识领域之外，无意识虽隐而不现，却是决定作用的部份，依据这个理论，在沈凤喜被刘德柱霸占致疯之前，沈的一言一行及她的意识却都无为禁锢在男权文化所允许的范围内，她全意识是如何讨得刘的欢心与宠爱，屈服于刘，甘心做一个任他赏玩的“物品”，就连无辜被刘毒打心中还、想着还是自己的不对，竭力为刘着想：“我现在不是决计跟着你过吗？……我想我是姓刘的人啦 …… 我不肯让他到我家去，就是为了不让他沾着 …… 这正是显示了沈受男权文化的毒害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此时，沈潜意识或无意识浮出地表，展示了沈脱离了父权文化囚禁后的另一真实的灵魂，沈疯了之后唯一念念不忘的是樊家树，每次见到生人的时候口中都叫着樊大爷.这种潜意识只有在沈致疯之后才有可能显露出来，从沈骨子灵魂里对樊的一往情深，沈对她人生旅程中的两个男人不一样的。樊的济危救难，温厚，善良与关爱毕竟是她难以忘怀的，可是，自从她被刘霸占之后，在强大的父权文化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的面前，这只能是份不能拔云见日的潜意识。总之，沈的这个潜意识的显现是沈对男权社会“从一而终”观念，一次曲折颠覆与反叛，
沈还有更令人惊骇的无意识，按照沈的心理逻辑推理，沈可能想把刘杀掉而解决心头之恨。沈一生的幸福都被刘无情的毁灭了。女性的尊严、独立、自我价值等被刘蹂躏殆尽。当沈一旦抛开父权文化制约进入无意识领域，沈就无理由不把刘杀掉。但是她由于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将刘杀掉，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可以设想，正如伯莎是简自我的一个侧面，关秀姑也就是沈凤喜自我的一个侧面，她的某些特定的行为和处于无意识状态下的沈凤喜存在着某种对应的关系。纵观《啼笑因缘》沈和关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两个都出生于社会的底层，一与母相依为命，一与父相依为命；一是以唱大鼓为生，一是以卖武为生；两个都得到了樊的雪中送炭似的帮助，两人都青春貌美，两人都爱樊家树，两人都出现在刘的公馆……。正如《简、爱》中，伯莎在简简想摧毁权力象征的桑菲尔德的庄园，伯莎就一把火将之烧毁。沈无意识里想把刘杀掉，于是关秀姑就除掉了刘德柱，化替沈凤喜泄出了怒火满足了沈无意识的心愿。由此可知，唯有在无意识层面里，沈凤喜和关秀姑才可能站在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社会及文化的对立面上，以女性的独立姿态，把愤怒和报仇血恨之火烧向积孽深重的男性，沈凤喜和关秀姑在刘德柱的痛苦的呻吟中大扬了做女人的威风，但我们不得不指出，这种女性生命力的张扬仅仅出现在沈凤喜疯了之后的无意识的状态下，而不能贯穿到她一生的始终，沈凤喜悲剧性的一生是中国传统男权统治下无数女性悲惨命运的缩影，透视沈凤喜我们可以知道女性在男权桎梏下哀戚的面容，痛苦的呻吟，惨绝的呼号，被男人的辗转玩赏的无奈之苦，随时惨遭弃置的命运。我们也可看到，这男权统治的势力太强大了，男权文化的渗透力与毒杀力太可怕了，它的威力就像鲁迅在《春未闲谈》里所说的细腰蜂一样，有着神奇的毒针，轻易就能将小青虫麻痹为不死不活的状态。因此，出能麻痹在男权主义牢狱中的自古至今无情女性的意识，使她们乐意把关伸进男权主义的枷锁，心甘情愿地枯萎了自己鲜活的生命混灭和扼杀自己的女性独立、平等、自尊与自由等意识……。沈凤喜基本上属于这种女性。同时，我们又能看到在男权主义一统天下的社会里，毕竟还有在无边的黑暗中反抗男权和追求女性自我价值的微戚。前者如沈凤喜人生后期的无意识反抗，后者如《啼笑因缘》中另一重要人物何丽娜，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虽然她价值的实现对象依然是男人，然而，她所受的现代教育，她不受别人左右的独立价值观（例如她拒绝了另一个比樊家树权势显赫的年轻军官沈国英的求爱），她的执着追求等都使她和沈凤喜，关秀姑 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张恨水用他特有的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独特的男权社会的“女性真象图”，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女性寻求出路的自我解放途径，但是这是不能指责的，张恨水独特的贡献是提供我们从一个男性角度观照女性，并进而观照整个传统社会男女两性关系的机会，让我们理解女性当时是什么样的现状，触发的诱导我们思考该如何改变这种女性生存现状，寻找女性自我解放之路消灭两性差别，进入两性平等的理想社会，在这一点上张恨水作出的努力不容抹煞。       

参考文献
1戴锦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A]谢玉女性文学研究参考资料,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299---300 

2基里尔.瓦西列夫.情爱论1992

车晓勤.爱各有所需__浅论<啼笑因缘>的因缘”张恨水研究论文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212---213

4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巴尔顶楼上的疯子---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耶鲁出版社.大学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内容仅供参考，如需原创论文和发表职称论文请联系QQ17304545 微信：17304545  微信：LUNWEN668

